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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福福很很简简单单
□张可军

父亲在我12岁那年因病
离世，从此37岁的母亲用柔弱
的肩膀撑起了我们这个沉重
的家。那时的母亲是民办教
师，除了教书，还要侍弄家里
的几亩田地。因此，那时的母
亲很少有笑容。有时深夜里，
我能听到从母亲房间里传来
轻声的啜泣，我知道，母亲不
光身体累，心里更苦。

不管有多苦，日子都要一
天天地过。转眼间，我参加了
工作，母亲也转成了正式教
师，我们家的收入比原来多了
好几倍。生活眼看着一天比一
天好，但我总感觉母亲缺少了
一些东西。很多时候，她一个
人住在老家的院子里，和姐姐
买给她的那只小京巴相依为
命。周末我骑着摩托车回家，
老远就看到母亲带着小狗在
门口等我。虽然母亲笑着，可
我却分明在母亲的笑容里看
到了她一个人生活的落寞和
孤单。我在心里发誓，我一定
要让母亲的晚年生活充实快
乐起来。

几年后，我有了一位善解
人意的妻子。有一天，妻子小
心翼翼地对我说：“我想和你
商量一个事，但前提是你千万
不要生气！”在我一再保证之
后，妻子说：“我想给妈妈找个
老伴，你看怎么样？”我一把把
妻子抱进怀里，这个我一直埋
藏在心里的念头，竟然被妻子
一语道破。

母亲起初还是心怀忐忑
的，在我和妻子一再劝说之
下，终于点头答应了。经过多
方考量，我们挑选了一位王伯
伯和母亲见面，不想两人一见

如故。王伯伯是一位退休的国
企干部，在他老伴生病时，他
衣不解带地陪在病床前，整整
伺候了四年。他老伴去世前，
抓着他的手说：“老王啊，我和
你这一辈子很知足。你答应
我，我走后你一定要再找一个
老伴，满堂儿女也不如半路夫
妻啊！”

母亲和王伯伯在认识半
年后，两人相约领取了大红色
的结婚证。那一年，母亲50岁。
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沉浸
于幸福之中的母亲好像一下
子年轻了许多。

如今的母亲，已和王伯伯
携手走过了十几年。两人虽然
偶尔也有点小矛盾，但更多时
候却是举案齐眉、夫唱妇随。
王伯伯有三个孩子，都不在本
地，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团聚
在一起。王伯伯的孩子们对母
亲非常尊敬和亲近，每次来都

会给母亲买很多礼物。母亲对
他们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关心和疼爱。每年春节，我
们二三十口人就会聚在一起，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彼此却
因为最爱的人结合在一起而
倍感亲切。

儿子六岁时，忽然问我：
“爸爸，为什么你姓张，但我爷
爷却姓王呢？”我愣怔了片刻，
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虽
然王伯伯不是儿子的亲爷爷，
但对儿子的情感却丝毫不亚
于亲孙子。我们上班忙，没有
时间带儿子出去旅游，王伯伯
就做好旅游规划，每年带着母
亲和儿子出去旅游一次。在我
的儿子心里，他的爷爷和别人
的爷爷一样亲。现在儿子发现
了这个大人们从来没有告诉
过他的事情，他感到了困惑。
倒是妻子，毫不隐瞒地将爷爷
奶奶的故事告诉给了他。小家

伙像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说
明白了。

在母亲家门口，有一条风
景如画的河。有时去母亲家吃
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就会沿河
堤慢行。每当这时，儿子就会
拉着爷爷的手走在我们前面。
每走到一处，王伯伯就会触景
生情，讲起很多儿子小时候的
事情。在一片空场处，王伯伯问
儿子是否还记得两个人曾在此
处摔过跤？儿子说当然记得。王
伯伯就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现在
老了，可不敢和我的孙子摔跤
了。夕阳下，母亲望着其乐融融
的祖孙俩，布满沧桑的脸颊上
荡漾着满满的幸福。

母亲的幸福很简单，就是
身边有一位知冷知热的老伴，
且这位老伴和她的孩子们相
处融洽。即使没有血脉相通，
但只要彼此珍惜互爱，母亲就
是幸福和满足的。

□杨福成

阿含是单位的三把手，很
精明，能文能武，但就是有个毛
病，自己说过的话，好断片。

每周二下午两点单位全
体员工开会，谁都不能迟到，
这是他定的。可每次大家都
按点来到坐下了，他的位置
还空着。

这个时候，办公室主任就
赶紧给他打电话。

一二十分钟过去，他揉着
惺忪的小眼睛来了，一边拉椅
子坐下，一边说，今天下午开
会，我说过吗？

那天开完会，小明给阿含
请假，说第二天要到天津出发。

阿含问，你怎么去啊？
小明说，坐火车。
阿含说，到天津这么远，你

别坐火车了，我正好明天一早
也到天津去，就坐我的车吧，咱
俩路上还能聊聊天。

小明说，那敢情好，太感谢
了。

第二天八点，小明就赶到
了他们俩约定好的那个十字路
口等着。

到了八点半，小明东张西
望，就是见不到阿含来。

到了九点，已经超过约定
的时间一个小时了，阿含还是
没来。

打个电话吧，小明心想，已
经定好的事儿，他不可能忘记，
可能是路上堵车，再等等吧。

到了九点半，阿含还是没
来。

打个电话问问吧，小明又
想，应当是有事儿，晚了这么长
时间，他肯定也着急，又开着
车，接电话不安全，还是别打
了。

到了十点，阿含还是没来，
唉，要是坐车到天津这时候也
到了，小明实在是忍不住了，就

给阿含打了个电话。
喂，小明啊，有事儿吗？
咱不是说好的今早一块儿

到天津吗？
什么，一块儿到天津，我说

过吗？我现在已经到天津了啊！
挂断电话，小明只好无奈

地赶往了火车站。
办公室里需要一台饮水

机，下属小张给阿含打报告，阿
含说打什么报告啊，会计也不
在家，你先垫钱买了就是，回来
我把钱给你。

下午，小张就把饮水机买
来了，拿着发票去找阿含报销。

阿含拿着单据问小张，谁
让你买的啊？

小张说，上午你说的啊。

阿含说，我说过吗？不可
能，办公用品自己不能随便买，
现在多开多报的人太多了，有
的买块香皂恨不能要赚五块
钱，这种现象一定要杜绝，你这
个单子不能报！

哑巴叫冤——— 有苦难言，
出了阿含办公室的门，小张一
把就将那张发票撕了个粉碎。

有天晚上，一个朋友在聚
雅斋请客，阿含第一次来这个
酒店，他说这儿的饭菜不错，环
境也好，明天晚上还是在这个
房间，我请客，不再另行通知
了。

一桌子十来个人都说那太
好了。

第二天晚上，小胡准时来

到了昨天那个房间，里面坐满
了人，面孔都是陌生的。

小胡纳闷，就打电话问阿
含，不是你今天请客吗，怎么来
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啊？

谁知阿含说，请什么客啊，
我说过吗？

扣了电话，小胡不知道该
哭还是该笑。

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像
阿含一样的人，整天满嘴跑火
车，没一句实话。小胡实诚，不
了解这个社会，于是，他就问那
天晚上一块吃饭的老猫，阿含
怎么能这样呢？

老猫说，小胡啊，别的我不
说，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人什么
都可以听，但不能什么都信。

□林海音

我的父亲很疼我，但是他管
教我很严，很严很严。有一件事我
永远忘不了……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
早晨躺在床上不起来的毛病。每
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
窗上了，我的心里就有一阵愁，心
想，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
扎辫子，换制服，再走到学校去，
准又是一进教室就被罚站在门
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
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可是也知
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
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
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
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从早晨起下大雨，我
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
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
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
迟到了，而且还要被妈妈逼着穿
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踢拖
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
纸伞，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
服地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
不起来了。过一会儿，妈妈进来
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
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紧皱了眉
头，低声向妈妈哀求说：

“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
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
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
瘦瘦高高的，站到床前来，瞪着
我：

“怎么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

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

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儿。
爸爸气极了，一下把我从床

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爸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
鸡毛掸子倒转来拿……我挨打
了！

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
声……最后……我是一只狼狈的
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 第
一次花钱坐车上学。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
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
原谅的缘故。

老师叫我们先静默再读书。
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
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
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
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
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
礼貌地道别了吗？……我听到这
儿，鼻子抽搭了一下，幸好我的眼
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静默之中，我的肩头被拍了
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
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神告
诉我，叫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
猛一转头，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
来了！……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
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
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
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爸面
前。爸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
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
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
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
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
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
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栏
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
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
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
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
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
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是
她教我跳舞的。

迟到

碎碎念

名家言

我说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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